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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篇
有
胭
別
林
斯
基
的
軼
事

，
不
禁
使
我
想
起
剛
剛
踏
進
文
學
圈
的
那
段

日
子
。
祗
有
上
帝
知
道

是
多
久
以
前
的
事
了
。

對
我
來
說
，

那
是
我
一
生
裏
既
聰
淡
但
又
相
當
重
要
的
一
段
歲
月
。

記
得
第
一
次
與
別
林
斯
基
相
見
時
，
那
時
的
情
形
以
及
他
的
神
采
，
我
至
今
記
憶
猶
然
歷
歷
如
繪
。
我
永
遠
也
忘
不
了
過

去
的
朋
友
，
因
爲
我
一
直
在
結
交
新
知
。

別
林
斯
基
是
我
一
生
裏
所
遇
到
的
最
熱
悄
的
人
。
赫
爾
琴
就
完
全
不
一
樣
。
他
是
賚
族
階
級
的
產
物
，
而
這
種
演
族
階
級

，

除
了
俄
羅
斯
之
外
，
恐
怕
是
別
的
國
家
所
沒
有
的
。
赫
頭
琴
並
非
移
居
國

外
之
後
，
才
成
爲
移
民
|
—
不
，
他
天
生
便
是
一

個
移
民
。
這
些
潰
族
，

一
如
赫
溺
琴
一
樣
，
雖
然
大
部
分
並
未
曾
離
開
過
俄
羅
斯
一
步
，
但
都
是
天
生
的
移
民
。
俄
羅
斯
的
質

族
在
經
過
了
一
百
五
十
年
的
生
活
之
後

，
其
根
本
之
根
已
經
腐
爛
，
他
們
和
俄
羅
斯
泥
土
及
俄
羅
斯
眞
理
相
繫
的
最
後
一
條
帶

子
也
已
經
斷
裂
了
。
歷
史
的
形
像
具
體
地
在
赫
鹵
琴
的
身
上
表
現
了
出
來
，
栩
栩
如
生
：
我
們
絕
大
多
數
的
知
識
分
子
已
與
一

般
民
衆
完
全
斷
絕
。
就
此
意
義
而
言
，
這
情
形
可
以
說
是
一
種
歷
史
類
型
。

因
爲
與
人
民
割
裂
的
關
係
，
自
然
地
，
他
們
便
也
失
去
了
上
帝
。
心
底
騷
動
的
人
就
成
了
無
神
論
者
，
而
那
些
無
動
於
衷

者
則
冷
漠
如
常
。
他
們
對
俄
羅
斯
人
民
的
情
感
，
只
有
輕
視
，

然
而
却
又
自
以
爲
深
愛
着
人
民
，
希
筮
人
民
一
切
都
是
最
好
的

c

殊
不
知
他
們
的
愛
是
十
分
消
極
的

，
他
們
儘
是
根
據
自
己
心
中
的
概
念
，

拿
些
不
賀
在
的
理
想
人
物
來
替
代

一
般
人
民
，
以

為
俄
羅
斯
人
民
應
該
就
是
這
樣
子
。

舊
友

.
司
+
，

d
,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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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某
些
提
倡
改
革
的
代
表
們
心
目
中
，
不
由
自
己
的
以
爲
理
想
中
的
人
民
，
應
該
就
像
是
一
七
九
三
年
的
巴
黎
暴
民
一
樣

。
在
那
年
代
裏
'

i這
是
最
具
誘
惑
力
的
理
想
百
姓
。

不
用
說
，
赫
爾
琴
後
來
成
了
一
個
社
會
主
義
者
，
這
正
是
貴
族
子
弟
的
典
型
_
—
並
非
因
爲
有
所
需
要
或
是
有
什
麼
目
的

，

僅
僅
是
「
邏
輯
推
演
一
的
結
果
，
以
及
在
家
空
虛
的
緣
故
。
他
否
栗
以
前
社
會
的
一
切
茜
礎
，

否
栗
家
庭
，

然
而
他
本
人
似

乎
是
個
好
父
親
、
好
丈
夫
。
他
不
承
認
財
產
的
價
值
，
但
又
處
心
積
慮
地
鄯
營
各
種
事
業

，
在
國
外
享
受
經
濟
獨
立
的
愉
快
。

他
策
劃
革
命
，

鼓
動
別
人
參
與
，
但
同
時
却
貪
愛
舒
適
與
家
庭
的
安
逸
生
活
。
他
是
一
個
藝
術
家

，
思
想
家
，
才
氣
縱
橫
的
作

家
，

t
W學
多
聞
，

機
智
過
人
；

滔
滔
口
才
，

善
於
表
逹
意
見
，
令
人
歎
服
(
他
說
的
比
寫
的
遠
好

)
o
赫
爾
琴
＃
＾
生
具
有
相
當

銳
利
的
內
省
力
，
這
天
賦
使
他
能
哆
將
個
人
極
深
邃
的
情
惑
，
轉
化
爲
一
種
自
身
所
追
求
的
具
體
目
標
丨

丨
只
是
這
目
標
他
有

時
十
分
崇
拜
，
有
時
又
加
以
百
般
嘲
弄
。

毫
無
疑
問
，
這
是
一
個
不
比
尋
常
的
人
。
但
不
論
他
做
了
什
麼
丨
—

不
論
他
寫
下
了
囘
憶
錄
，
或
是
與
蒲
魯
東
合
辦
雜
誌

；
不
論
他
在
巴
黎
克
服
了
障
礙
(
他
在
囘
憶
錄
裏
有
很
玄
品
却化
的
描
b臼
)
;
不
論
他
受
苦
，
或
是
快
樂
，

或
是
因
懐
疑
而
焦
慮

；
不
論
他
於
一
八
六
芝
年
，
雖
然
不
信
任
波
蘭
人

，

但
爲
了
討
好
，
仍
對
俄
罹
斯
革
命
者
發
表
了
他
的
宣
言
，
而
終
於
醒
悟
自

己
被
波
蘭
人
所
騙

，
而
曉
得
自
己
竟
使
得
無
數
的
年
輕
人
慘
遭
不
幸
；
不
論
他
後
來
在
文
章
中
如
何
以
令
人
驚
異
的
誠
摯
，
坦

白
出
這
些
事
丨
~

無
論
如
何
，
他
的
一
生
，

祗
是
一
個
g
e
n
t
i
lh
0
m
m
erusse 

et 

c
ito
y
e
n 
du 

m
o
n

d
e

，
祗
是
一
個
爲
他
所

憎
恨
但
又
是
他
所
來
自
之
處
，
往
昔
奴
役
的
產
物
。
他
所
以
成
爲
這
樣
一
個
人
，
不
僅
因
爲
他
父
親
是
個
貴
族
，
更
因
爲
他
與

他
的
祖
國
以
及
祖
國
的
理
想
割
斷
了
的
結
果
。

別
林
斯
菡
1

正
正
相
反
，
他

一
點
也
不
像
一
個
g
e
n
i
i
h
o
m
m
e
(
f
上
流
人
」
)
.
，
噢
，
不是
！

＾
上
帝
曉
得
他
來
自

何
處
！
他
的
父
親
是
一
名
軍
醫
°
)

笈
質
上
，
別
林
斯
菡
並
非
一
個
沉
思
者

，
但
他
終
生
是
一
個
極
端
熱
情
的

人
。
我
的
第
一
部
小
說
「
窮
人
」
，
他
很
喜
歡

。
但
大
約
一
年
之
後
，
我
們
兩
人爲
了
一
些
亳
無
意
義
的
理
由
而
分
手
了
；
在
我
初
識
他
的
那
段
日
子
裏
，
他
對
我
可
以
說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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拘
心
相
見
，
直
言
無
諱
。
他
熱
切
地
，
躁
急
而
天
眞
地
想
把
他
的
思
想
灌
輸
給
我
。

別
林
斯
赧
熱
情
如
焚
，
使
我
動
心
非
常
。
這
事
我
一
點
也
沒
有
誇
張
，
至
少
剛
認
譌
的
最
初
一
個
月
是
如
此
。
我
發
覺
他

是
一
個
熱
烈
的
社
會
主
義
者
，
專
心
貫
注
於
無
神
論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他
那
難
以
言
嘀
的
洞
察
力
，
以
及
一
個
截
念
對
他
竟
有
如

此
深
邃
的
影
響
力
，
對
我
而
言
，

且
有
相
當
的
意
義
。
大
概
在
兩
年
前
，
國
際
祉
會
主
義
者
曾
拿
別
林
斯
晶
一
篇
宜
言
裏
的

一

句
直
截
而
意
味
深
長
的
話

，
作
爲
他
們
的
開
場
白
：
「

最
要
緊
的
是
，
我
們
是
一
個
無
神
論
的
社
會
°
」
_
丨
＇

這
句
話
－
針
見

血
，
戳
到
了
問
題
的
根
本
。
別
林
斯
革
也
正
是
以
這
一
句
話
作
爲
他
一
生
的
序
曲
。

他
雖
然
重
視
理
性

、
科
學
與
寫
賀
主
義
的
一
切
，
但
同
時
又
比
任
何
人
都
瞭
解
，
科
學
與
寫
寶
主
義
只

能
築
成
一
個
蛾
宴

而
已
，

而
不
能
產
生
使
人
可
以
在
其
中
生
活
的
秕
會
之
「
和
諧
」
。
他
十
分
清
楚
，
道
德
原
則
是
－
切
的
根
本
。

他
深
信
祉
會

主
義
的
新
道
德
葫
礎
，
幾
乎
到
了
迷
惑
的
地
步
(
然
而
'
直
至
今
日
，
只
是
將
常
理
與
常
識
弄
得
顯
倒
曲
解
，
令
人
憎
惡
而
外

，
什
麼
也
沒
顯
示
出
來
)
°
然
而
，
身
爲
一
個
祉
會
主
義
者
，
他
第
一
步
便
是
破
壞
基
督
敎
。
他
知
道
一
切
必
須
從
無
胂
論
起

步
。
他
必
須
廢
除
宗
敎
，
這
宗
敎
是
爲
他
所
否
栗
的
這
個
肚
會
的
道
德
菡
礎
之
所
在
。
家
庭
、
財
産
、
個
人
的
道
德
基
礎
—
~

這
一
切
都
是
他
激
烈
否
棄
的
。
但
我
發
覺
到

，
他
也
像
赫
溺
琴
一
樣
，
也
是
一
個
慈
父
良
夫
。

無
疑
地
，
他
自
己
明
白
，
否
定
了
人
的
道
德
責
任
，
便
也
否
定
了
人
的
自
由
；
但

他
却
拼
死
地
相
信

0
這
點
比
赫
爾
琴
還

盲
目
，
後
者
到
了
後
來
便
開
始
產
生
懷
疑
)

'
社
會
主
義
不
但
不
會
摧
毀
人
的
自
由
，
相
反
地
，
可
以
重
建
起
它
前

所
未
有
的

莊
嚴
，
並
建
立
於
一
塊
新
的
而
且
堅
固
無

比
的
礎
石
上
。

然
而
儘
管
如
此
，
最
大
的
難
題
是
，
基
督
本
身
的
人
格
依
然
在
那
兒
閃
爍
着
與
之
對
抗
。
身
爲
一
個
祉
會
主
義
者

，
他
必

須
摧
毀
基
督
的
敎
訓
，
指
責
它
之
虛
假
與
無
心
的
慈

善
，
註
定
將
毀
滅
於
現
代
科
學
與
經
濟
敎
條
之
下
。
但

卽
使
如
此
，
一
神

|
_

＾
」
至
福
的
形
象
；
其
難
以
企
及
的
德
性
，
其
令
人
驚
懞
｀

奇
蹟
似
的
美
，
却
永
遠
也
不
會
漼
滅
的
。
別
林
斯
華
的
情
感

蝨
烈
得
難
以
抑
制
，
雖
然
碰
上
了
這
無
法
克
服
的
障
礙
，
却
無
法
停
止
下
來
，
猶
如

雷
南

一
般
，
他
宜
稱
基
督
不
過
是
人
類
美

的
1

個
理
想
罷
了
，
未
來
的
億
萬
年
裏
再
也
不
會
出
視
的

l
個
典
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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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叱
是
你
知
道
，
」
有
天
晚
上
他
尖
聲
啡
)
迫
(
他
每
逢
極
度
興
奮
的
時
候
，
經
常
如
此
)
,
「
艱
道
你
不
明
白
，
當
一
個

祉
會
是
如
此
卑
鄙
，
使
人
不
得
不
作
惡
犯
罪
時
，
是
不
能
責
怪
於
人
，
離
他
負
荷
着
無
盡
的
罪
；
簡
單
一
點
的
說
，
當
人
被
逼

入
罪
行
時
，
向
人
索
求
卽
使
他
想
做
也
無
力
去
做
的
事
，
不
但
愚
蠶
而
且
殘
忍
….. 
？
」

那
天
晚
上
並
非
祇
有
我
們
倆
人
，
遠
有

一
位
是
別
林
斯
華
的
朋
友
。
別
林
斯
遙
非
常
尊
敬
他
，
很
多
事
都
是
聽
從
他
的
。

另
一
位
是
作
家
，
年
紀
很
輕
，
後
來
在
文
壇
上
聲
器
頗
著
。

「
我
甚
至
看
着
他
也
覺
得
感
動
，
」
別
林
斯
基
突
然
中
止
7
狂
怒
般
的
感
嘆
，
轉
向
他
的
朋
友
，
指
蒞
我
說
。
「
每
次
我

提
到
莘
督
，
他
的
臉
色
立
刻
轉
變
，
好
似
隨
時
就
要
哭
泣
一
般
…

.. 

然
而
相
信
我
，
善
良
純
潔
的
人
，
」
他
又
向
我
跳
來
，
「

相
信
我
，
你
的
蒞
督
，
如
果
祂
生
在
我
們
這
時
代
磲
，
一
定
只
是
一
個
微
不
足
道
的
平
常
人
；
面
對

滔
現
代
的
科
學
以
及
現
代

的
人
類
推
進
器
，
祂
一
定
要
被
抹
殺
無
疑
！

」

．

「
噢
，
不
！
」
別
林
斯
基
的
朋
友
插
了
進
來
°
(
我
記
得
當
時
大
家
都
坐
着
，
只
有
他
來
囘
地
鍍
步
)
「
噢
，
不
＇
．
如
果

基
囓
生
在
我
們
的
時
代
裏
，
祂
一
定
會
加
入
我
們
的
行
動
，
而
且
帶
頭
領
逛
：
·
:
」

「
不
錯
；
當
然
，
當
然
，
」
別
林
斯
菡
急
急
忙
忙
地
承
認
道
。
「
一
點
也
不
錯
，
祂
一
定
會
加
入
祉
會
主

義
者
的
行
列
，

跟
着
他
們
走
。
」

這
些
所
謂
的
人
類
推
進
器
l

基
督
被
迫
冠
以
此
名
l

—

指
的
是
那
時
的
幾
個
法
國
人
：
喬
治
·
桑
，
皮
耶
·
勒
洛
許
(

Pie

r
re 

L
e
r
o
u
x
)
，
剛
剛
開
始
行
l
W
J
的
蒲
魯
東
，
以
及
視
在
已
全
然
被
人
逍
忘
的
卡
貝
特

(
C
a
b
e
!
)
。
就
我
記
憶
所
及

，
別

林
斯
基
當
時
最
尊
崇
這
四
個
人
丨
—
傅
利
葉
的
盤
望
則
早
已
銳
滅
丨
丨

a

一
連
好
幾
個
晚
上
，
我
們
澈
夜
談
論
着
他
們
。

以
前
，
還
有
一
位
德
國
人
也
很
受
到
別
林
斯
基
的
敬
重
，
他
的
名
字
啡
佛
葉
巴
奇

(
F
e
u
e
r
b
o
c
h

)
。

別
林
斯
基
的
一
生

裏
，
從
來
沒
有
好
好
學
會
一
種
外
國
語

，
他
把
佛
葉
巴
奇
啡
做
費
爾
巴
奇

。
至
於
提
到
斯
特
勞
斯
，
別
林
斯
基
則
面
露
敬
畏
之

色
。

別
林
斯
奉
對
自
巳
的
理
念
如
此
熱
烈
地
信
仰

着
，
可
以
說
是
全

人
類
最
快
樂
的
人
了
。
後來
據
說
，
如
果
別
林
斯
基
活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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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久
一
聰
，
他
一
定
會
加
入
親
斯
拉
夫
學
說
的
。
但
也
或
許
會
移
居
國
外
終
其
一
生

l

l

如
果
他
活
得
更
久
些
，
而
且
能
移
出

去
的
話
。
假
若
如
此
，
現
在
，
他
，
一
個
瘦
小
、
狂
喜
自
得
的
老
頭
子

，
必
然
帶
着
他
原
來
熱
烈
的
信
仰
，
煞
有
介
意
地

終
日

,
1
于
於
日
耳
曼
或
瑞
士
人
的
習
俗

中
，
不
然
就
是
充
當
譬
如
德
團
赫
格
夫
人
這
類
人
物
的
助
手
，
瑣
瑣
屑
屑
地
搞
些
婦
女
問
題

罷
了
。然

而
卽
使
如
此
，
這
位
天
賦
予

一
顆
平
靜
安
祥
的
良
心
，
餞
有
輻
的
人
，
偶
然
也
會
有
悲
哀
的
時
候
；
只
是
這
份
憂
鬱
却

是
與
衆
不
同
的
—
丨

不
是
因
為
疑
懼
，
也
不
是
因
爲
夢
醒
之
故
_
l

噢
，
都
不
是
l
|
_

而
是
來
自
質
問
的
結
果

：
啊
，
爲
什
麼

，
不
是
今
天
，
而
是
明
日
?__ 

＇
別
林
斯
基
是
全
俄
羅
斯
最
匆

忙
的
人
。
有
一
次
，
大
概
下
午
三
叱
鐘
的
時
候
，
我
在
芝
那
敏

斯
華
敎
堂
附
近
遇
上
了
他
。
他
對
我
說
，

他
已
經
在
外
面
逛
了
一
陣
子

，
正
要
囘
家
去
。

「
我
常
常
跑
到
這
兒
，
看
看
工
程
進
行
的
情
況
(
他
指
的
是
尼
古
拉
夫
斯
埡
鐵
路
終
站
的
建
築
，
那
時
候
正
在
施
工
之
中

)
。
當
我
站
在
這
裏
，

一
旁
觀
瑨
工
地
，
心
底
便
覺
平
靜
許
多
：
綑
箕
我
們
也
有
一
條
自
己
的
鐵
路
了
。
你
大
概
不
會
相
信
，

這
件
事
對
我
有
多
大
的
安
慰
。
」

別
林
斯
華
說
話
從
來
沒
有
像
這
樣
的
坦
然
與
誠
摯
。
我
們
一
塊
兒
走
着
。
途
中
，
我
記
得
他
對
我
說
了
一
句
話
：

「
有
天
，
當
他
們
要
將
我
葬
入
土
裏
的
時
候
2
品
時
他
知
道
自
己
得
了
肺
病
)
，
而
也
只
有
在
那
時
候
他
們
才
會
明
白
，

他
們
失
去
了
一
個
怎
樣
的
人
。
」

在
他
活
着
的
最
後
一
年
裏
，
我
一
直
沒
有
去
翥
過
他
。
他
雖
不
喜
歡
我
，
我
却
一
直
記
取
他
對
我
的
敎
訓
，
深
情
難
忘
。

一
年
之
後
，
我
們
衆
集
在
托
伯
斯
克

(
T
o
b
o

ls
k
)一
座
監
獄
的
大
院
裏
，
等
候
卽
將
來
臨
的
命
運
，
十
二
月

煞
人
的
妻
子
們

正
努
力
說
請
總
監
管
安
排
她
們
和
我
們
見
面
。
我
們
看
見
了
這
些
偉
大
的
受
難
者
，
她
們
不
畏
艱
苦
自
願
跟
隨
丈
夫
流
配
西
伯

利
亞
。
她
們
放
棄
了
一
切
，
放
棄
了
地
位
，
也
放
棄
了
財
富
與
親

屬
朋
友
；
她
們
爲
了
崇
高
的
道
德
賚
任
，
世
上
最
自
由
的
炭

任
，
犧
牲
了
一
切

。
十
二
月

照
人
的
妻
子
本
身
並
無
罪

，
但
她
們
願
意
陪
着
有
罪
的
丈
夫

，
在
西
伯
利
亞
渡
過
二
十
五
年
漫
長

的
囚
犯
生
活
。



I 23 • 

I 

本
f
u
3
4
期
紀
弦
自
選
詩
集
廣
告
，

一
小
時
的
會
面
時
間
終
於
到
了
。
她
們
紛
紛
向
我
們
這
羣
卽
將
起
程
赴
往
另
一
種
不
同
生
活
的
人
說
着
祝
輻
的
話
；
她
們

對
我
們
剣
十
字
，

將
新
約
塞
給
我
們
|
—

這
是
獄
中
唯
一
允
許
閲
讀
的
書
篦
。
在
我
服
勞
役
的
四
年
苦
刑
期
間
，
它
一
直
伴
在

我
身
過
，
我
把
它
塾
在
枕
頭
下
。
有
時
候
我
唸
紿
自
己
聽
，
有
時
候
唸
給
_
~
別
人

聽
。
我
就
是
拿
着
它
敎
海
一
個
犯
人
識

字
的
。圍

繞
在
我
身
逯
的
這
些
人
，
根
據
別
林
斯
基
的
信
仰
來
說
，
他
們
是
I
i不
自
禁
地
犯
了
罪
，
比
起
其
他
人
要
不
幸
一
點
。

我
知
道
，

全
俄
羅
斯
人
都
稱
我
們
爲
「
受
難
者
」
；
許
多
次
我
聽
過
很
多
人
說
過
這
個
字
。
但
是
這
裏
的
意
義
稍
有
不
同
，
而

完
全
與
別
林
斯
基
常
用
的
不
一
樣
，
它
出
現
在
我
們
陪
審
員
的
判
決
裏
。
這
些
人
的
判
沙
裏
的
「
受
難
者
」
，
聽
起
來
意
義
與

一
般
不
一
樣
。
被
迫
服
四
年
苦
役
是
一
段
漫
長
的
敎
訓
；
我
有
時
間
來
說
服
自
己
…
…
而
這
正
是
我
此
刻
所
要
討
論
的
。

(
i訌
l
)
別
林
斯
基

(
Vis
s
a
r
i
o
n
B
e
l
i
n
s
k
y

、

十
九
世
紀
俄
羅
斯
文
學
創
作
與
批
評
的
方
向

。

(
－
汪l
l
)赫
商
琴

(
A
l
e
x
a
n
d
e
r

H
e
r
z
e
n、
1
8
1
2
-
7
0
)

，
十
九
世
紀
俄
羅
斯
作
家
。

一8
1
1
-一8
48
)
，
十
九
世
紀
俄
羅
斯
大
批
評
家
與
思
想
家
，
決
定
了
整
個

劃
撥
號
碼
應
爲
三
六
三
五
號
現
代
詩

祉
，
誤
判
為
三
六
五
，
特
此
訂
正
。




